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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文化漯河解文化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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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营

儿子应聘到B城一家公司，薪水不错。前不
久，给老杨打电话，说谈了女朋友，邀老爸前去
商量置办婚事。

老杨乐得脸笑成了一朵花。一见到未来的儿
媳，封红包，买首饰，老杨钱包掏了个底朝天。
接下来，扯到结婚，媳妇说：“一辈子结一次
婚，总不能把婚房设在租住的公寓吧？得有新
房！”老杨寻思着，新房一定得买！

老杨溜达到附近楼盘的售楼部。一问价钱，
吓一大跳。地理位置好的不用说，即便偏僻的采
光差些的，一平方米也得四五千。一套房子，七
八十万，算上置彩礼、办喜宴，儿子婚事花销近
百万。老杨属工薪阶层，靠工资一辈子不吃不喝
也攒不够。老杨愁上心头，眉头拧成一团麻花。

儿子看老杨愁苦着脸，安慰说：“老爸，先
首付买个按揭房，我薪水高，不出三五年，房贷
就能搞定。”老杨心里只哼哼：“臭小子！三五
年？就凭你那点薪水！”

这天，儿子去上班，老杨合计着去闹市转
转，顺便找个零工做。走到一处人群熙攘的十字
街口，前面围满了人，勾起了老杨的好奇心。好
不容易挤进去，见一男子蓬头垢面，满脸胡子
茬，乞跪于地，面前置一瓷碗，竖一纸板：公司
破产，妻离子散，路遇车祸，下肢瘫痪，乞求路
人 ， 给 以 施 舍 。 男 子 拜
地，叩头如捣蒜。

一 拨 拨 行 人 七 嘴 八

舌，有说是骗子的，扭头便走；有看了于心不忍
的，随手扔进瓷碗三元五元。

老杨摇摇头，转身要走，不想男子一抬头，
与老杨四目相对，老杨不禁脱口而出：“刘能！”

刘能，老杨的大学同学。上大学那会儿，刘
能是班上的能人，人缘好，交际广，常鼓捣些小
生意。一年前，班级同学25周年聚会，刘能是倡
导者，组织班上50多名同学，吃喝玩乐，潇洒了
两天，全由刘能买单。有同学说，刘能B城开了
演艺公司，做了大老板，收入逾百万，开着豪
车，住着豪宅。

如果不是今天偶遇，老杨绝对想不到，同学
们的豪哥，一年之间会落魄到街口行乞。老杨心
里暗叹世事沧桑，不觉靠上前，欲拉起刘能。刘
能却摇头蹲身不动，低声示意道：“向东行500米
左转至1000米拐角处等我，半小时后会面。”

老杨愕然，不解。
半个小时后，在约定处，老杨见到了刘能：

西装革履，步伐矫健，风度翩翩，开着轿车，全
然没有了行乞时的死乞百赖相。他前后的装束，
让老杨瞠目结舌。

老杨的细微变化，刘能显然觉察到了，但他
不以为然。刘能迅速地打开车门，夸张地做出一
个请的姿态，举止还是那么土豪：“今晚我们下
榻B城最豪华的皇宫酒店！”

上了车，刘能依然谈笑风生，还不停埋汰老
杨：“早来了也不打声招呼，让老同学去接，带
上你好好兜兜风！”老杨一脸迷惑。刘能索性举
起副椅上的假发、胡须和一套脏兮兮的衣服，笑
着说：“这只是我演艺公司的行套！”

老杨似乎明白了，很惊讶：“你的公司有多
少员工？”

“三十多名，群众演员有岳父、岳母、大
舅、二舅，还有七大姑八大姨……”

“规模不小，那你咋不办一个有发展潜力的
实业公司？”

“这‘演艺公司’灵活、方便，游山逛水，
还乐个轻松自在，七八年来，公司员工转战南
北，已经涉猎了30多个城市……”

刘能津津乐道，精彩处，突然回眸一笑：
“老同学，甩了铁饭碗，出来跟我单干，准让你
头年一小步，三年一大步，五年奔小康！”

前面不远处，皇宫酒店门口，蹲
着一个小乞演，那行套，和刘能
车上的一般无二。老杨木
呆着，差点没哭出声来：
那身影，不就是他的
宝贝儿子吗？

乞演

□安小悠

一

赖床是我人生一大乐事，尤其在冬季，我的
被窝如同自动注胶，任我如何挣扎，也不能把身
子从里面“拔”出来，除非到了最后一刻，启动

“洪荒之力”。
卧室有一面朝南的落地窗户，每个清晨，当

最后一缕晚风拂尽夜色，晨曦悄悄地爬上窗玻
璃，在淡蓝色的窗帘上投下斑驳的亮光，渐渐
地，这些亮光越来越清亮柔软，犹如温暖的海水
漫过整个房间，我睁开眼睛，变成了这其中的一
尾游鱼。

我就在这清晨的光线里自由游弋，直到阳光
铺满我的书桌，我仿佛能听见桌角植物生长的声
音。所谓“向阳花木易为春”，阳光好的时候，
它们总以为是春天来了呢。我在书桌上养了很多
多肉，我爱它们，像爱我的第二个孩子。这些从
诗里走出的植物，曾陪我度过无数诗一般的清

晨。
可这诗一般的清晨，却让母亲深

恶痛绝，她不能理解的是：一个眼睛
挣得圆溜溜，思想分明已在遨游宇
宙，身体却赖在床上不起来，非要等
到最后一刻百米冲刺般穿衣洗漱的
人，究竟是什么心态。虽然深恶痛
绝，在我冲出门去上班那一刻，她还

是会往我的背包里塞一袋热好的牛奶。
如果母亲有一点办法，她肯定希望我早睡早

起，然后像大多数女孩子一样，画个美美的妆，
优雅地吃一顿丰盛的早餐。但她很无奈，她的女
儿天生就比别人更眷恋被窝。

据母亲讲，幼时我恨不得一天24小时待在被
窝，即使偶尔村头放电影，我也要求在家睡觉，

温暖的被窝对我来说，比电影更具吸
引力，虽然那时看电影简直是乡村盛
事，尤其是对小孩子，只要听说哪儿
有电影，附近几个村子的人都会跑去
看。但是，待在被窝里多幸福啊，透
过窗口的玻璃，我能看见满天星星在
闪烁，它们好像一直对我微笑，夜很
安静，但我分明听见星星在唱歌。

我觉得惬意无比，枕着星光甜甜
睡去，可母亲总不放心，在间隙总要
跑回家看我。沉睡在月光里的小孩，
像个小天使。生活本来就不是一场战

斗，它该有安静的、温暖的、柔软的时候，而赖
床的那些日子，都是安静的、温暖的、柔软的。

二

但我也有不赖床的时候。除了必须早起的例
如高考这种关乎未来的大事件，还有一段关乎青
春的往事。

那时候我还在南方念大学，喜欢一个青春洋
溢的男孩子，他多好啊，长得高大而斯文，笑容
像在山涧清泉里涤过。虽然清晰地记得和他相识
在冬季，可记忆的画面却是一片花香和成群的蝴
蝶，那分明是一个微凉的早春，我的长头发还被
春风打散了。

我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勤劳的小蜜蜂，
“赖床”这种事怎么能让他知道啊！

那时相约一起考研，把闹钟调到凌晨五点，
每天只要闹钟一响，我就跟打了鸡血一样，从被
窝里弹出来，以极快的速度调整好自己，然后开
始给他打电话。虽然隔了一千多里，但是每天睁
开眼睛听到的第一束声音，是我。即便那天很累
了，甚至生病了，我仍旧会吃力地爬出被窝打电
话给他。

那段没有赖床的日子，其实我并不喜欢，可
我不知如何表白，在他面前，世界好像都撕掉了
浩瀚的大面具，变得很小很小，整个世界就只剩

他。这么细密的心事，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懂。
后来他很顺利地考上了那个学校的研究生，

当然，遗憾的是，我没有。
“在考研那段日子，很感谢那个每天叫我起

床的女生，她不漂亮，却眼睛明亮，盛满日月星
辰……”这是他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同学录视
频发我的。那一刻，我竟然有些想哭，不为他，
只为那段没有故事的故事。

现在回想起来，内心依旧有一种温润的情感
流过，嘴角不自觉地挂着笑，自嘲那些带点矫情
的青春岁月，像慢慢推远的镜头，逐渐看出镜像
的细节在弱化，而他的轮廓似乎变得飘忽，依旧
高大却并不清晰，只有青春的气息在回荡。

三

刚下过雪的清晨，我早早钻出被窝，把自己
包得只剩眼睛，下楼，走在牛行街上，看晨阳一
寸寸爬过树梢、爬过楼顶，爬上每一个早起的人
的脸上。我看到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晨练的老
人以及哼着小曲正在张罗开摊的街角小贩、早餐
店门口热气腾腾的白雾，还有屋后街角晶莹的白
雪。

我慢悠悠往前着，踩到雪的时候，雪“吱
吱”喊疼，我尽量绕过，在雪中用手机拍一朵不
知名的花儿，发在朋友圈的配文是：想把自己变
小，住进它的花蕊里，做一个小公主。很快有人
回复：绣线菊。这个名字简直诗意透了。再往
前，路边站着一个穿着恐龙造型衣服的大男孩，
他把脖子缩在衣服里，耷拉着脑袋，像极了一只
因为贪玩误了时间回不了家的小顽皮。

过了银江路口，便穿越般误入大唐深处，朱
红色的仿古建筑携着一股恢宏的唐风扑面而来，
红白之间，是白雪在它身上写下的诗，这里是河
上街。作为一个纯人工打造的古街，它开街至今
近三年，虽日日经过，却只把它当作一个建筑
群，从未认真审视过它，当阳光越过河上街的青
石牌坊，洒在金色的凤凰雕塑上，我内心充盈着
一种感动。

整个街区很安静，除了清洁工“沙沙”的扫
地声，只剩早起的鸟儿偶尔传来的几声清脆的鸟
鸣。我踩着青石板，如同行走在唐时的街巷，鼻
子里充盈着一种微凉的雪的清香，淡淡的却极好
闻。或许唐朝河上街并不这样，或者更繁华，或
者相对落寞，毕竟，历史并未给我们留下太多参
考，但是，它此时此刻存放在漯河城南，哪怕只
能作为人们追忆往昔的念想，已是满分。

在越来越浓烈的光线里，嘴里哼着“突然很
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
略的一切……”目的地到了。或许，我只是一个
靠精神活着的人，靠遐想无限，蓝天白云，山水
花草，靠动人的温暖活着，在这个没有赖床的清
晨，我寻到了生活中曾经忽略的那一份美好。

赖上
如诗的清晨

小小说小小说··世相百态世相百态

□张喜梅

天荒了
地老了
不见苍鹰
也无寸草
雪山啊，我有一世之忧
你有万世悲凉
无法近观
不敢远眺

趁我熟睡之时
火车如箭
穿过苍茫

在敦煌开往
西宁的火车上

□赵根蒂

人到中年
记性渐渐不好
丢三落四的毛病
常让我陷入
寻寻觅觅的烦恼
妻说，看来
得装个监控录相
这挺有道理的
如果在人生
来来往往的路上
都装上摄像头
那我丢了什么
丢在什么地方
回看时
还不是一清二楚

监控


